
A28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燈燈
下下集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HH KK
人與事人與事

紐紐約約
客閑話客閑話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談
到
發
明
，
人
們
很
自
然
地
會
想
到
互
聯
網
、
手
機
、
電
視
機
、
微
波

爐
、
抽
水
馬
桶
、
汽
車
、
飛
機
之
類
。
作
為
能
和
同
類
和
諧
共
處
的
人
，
更

重
要
的
發
明
恐
怕
不
是
這
些
，
而
是
發
明
了
形
形
色
色
的
影
響
自
身
生
活
的

規
則
。斑

馬
線
（
城
市
裡
的
人
行
橫
道
線
）
即
為
一
例
。
隨
着
城
市
的
崛
起
，

汽
車
的
發
明
，
人
與
車
的
矛
盾
越
來
越
尖
銳
，
交
通
事
故
成
了
人
類
頭
痛
的

事
件
之
一
。
因
此
有
些
國
家
就
在
行
人
多
的
地
方
設
立
木
樁
、
石
柱
之
類
，

汽
車
通
過
街
道
時
不
得
不
減
速
。
但
是
，
這
樣
做
有
礙
城
市
觀
瞻
，
車
輛
行

走
也
不
方
便
，
沒
有
行
人
時
車
輛
也
得
減
速
緩
行
，
還
常
常
出
現
撞
石
柱
撞

木
樁
之
類
的
事
故
。
有
的
國
家
就
在
街
道
上
畫
彩
色
圖
案
，
但
行
人
和
司
機

往
往
看
不
分
明
。
英
國
人
發
明
的
斑
馬
線
，
率
先
在
英
國
城
市
試
行
，
取
得

了
令
人
滿
意
的
效
果
。
白
色
的
斑
馬
線
極
其
醒
目
，
既
方

便
了
行
人
，
又
方
便
了
開
車
的
司
機
。
據
資
料
顯
示
，
自

從
有
了
斑
馬
線
，
城
市
的
交
通
事
故
減
少
了
七
成
。
這
意

味
着
全
世
界
每
年
有
上
千
萬
個
生
命
避
免
了
死
神
的
撫
摸

，
數
百
萬
個
家
庭
逃
離
了
殘
破
的
厄
運
。

有
到
過
德
國
的
朋
友
講
，
德
國
人
開
車
，
不
但
司
機

要
繫
安
全
帶
，
乘
客
也
要
繫
，
如
果
乘
客
不
繫
，
司
機
就

要
受
罰
。
在
德
國
騎
自
行
車
，
也
要
經
過
培
訓
和
考
試
，

酒
後
騎
車
，
也
會
被
吊
銷
駕
照
。
交
通
規
則
的
制
定
和

執
行
到
如
此
程
度
，
是
不
是
該
用
﹁驚
人
的
可
喜
﹂
來
形

容
？

精
彩
的
足
球
賽
是
能
傾
倒
球
迷
無
數
的
遊
戲
，
四
年

一
屆
的
世
界
杯
大
賽
簡
直
成
了
地
球
村
的
嘉
年
華
。
足
球

場
上
有
兩
個
偌
大
的
球
門
，
每
個
只

有
一
名
守
門
員
把
守
，
你
看
那
群
小

伙
子
渾
力
拚
搶
來
回
奔
跑
九
十
分
鐘

，
卻
常
常
連
一
個
球
也
踢
不
進
。
進

個
球
為
什
麼
那
麼
難
？
何
不
弄
個
球

員
埋
伏
在
對
方
球
門
附
近
，
一
旦
得

球
後
就
猛
射
，
守
門
員
豈
不
會
猝
不

及
防
。
但
這
種
﹁下
作
﹂
的
做
法
，

被
足
球
規
則
視
為
﹁越
位
﹂
。
裁
判
發
現
後
，
會
立
即
剝

奪
進
攻
方
的
持
球
權
。
原
來
足
球
賽
之
所
以
好
看
，
是
因

為
它
有
一
套
好
的
規
則
，
加
上
那
位
來
回
奔
跑
、
判
罰
嚴

明
的
裁
判
執
法
，
球
員
的
表
演
才
精
彩
紛
呈
。

法
律
是
文
明
國
家
的
發
明
。
法
治
之
所
以
支
撐
着
公

民
的
信
心
和
自
由
，
使
他
們
效
忠
於
自
己
的
國
家
，
是
因

為
它
讓
人
們
感
到
自
己
能
控
制
着
自
己
的
命
運
。
法
律
無

非
是
一
種
規
則
，
它
主
要
基
於
簡
單
的
否
定
，
而
非
複
雜

的
肯
定
。
正
如
足
球
規
則
雖
告
訴
球
員
不
得
﹁越
位
﹂
，

但
它
並
不
能
講
清
楚
如
何
才
能
踢
好
足
球
。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規
則
，
人
們
也
必
須
知
道
，
無
論
誰
破
壞
了
規
則
，
都

得
受
到
處
罰
。
法
律
不
是
風
俗
，
風
俗
是
變
化
的
，
但
法

律
應
當
始
終
如
一
。
美
國
立
國
兩
百
多
年
了
，
經
歷
過
突

然
襲
擊
、
經
濟
危
機
、
內
戰
外
戰
，
總
統
可
能
被
彈
劾
，

政
府
可
能
停
擺
，
但
憲
法
始
終
有
效
，
所
以
這
個
國
家
始
終
是
穩
定
的
。
不

然
，
為
什
麼
地
球
村
的
人
會
放
心
讓
聯
合
國
總
部
呆
在
紐
約
，
那
可
是
一
個

各
國
政
要
經
常
光
顧
的
地
方
呀
，
若
安
全
缺
乏
保
障
，
卻
請
政
要
聚
在
一
起

來
共
商
全
球
大
計
，
這
豈
非
笑
話
？
竊
以
為
，
對
美
國
政
府
雖
大
有
可
批
評

之
處
，
但
人
家
的
法
治
確
有
不
少
可
圈
可
點
的
地
方
。

我
們
正
在
建
設
法
治
中
國
，
上
上
下
下
在
做
着
﹁把
權
力
關
進
牢
籠
﹂

這
件
難
度
極
大
的
事
，
英
國
學
者
艾
倫
．
麥
克
法
蘭
如
此
評
論
：
﹁我
對
中

國
實
行
法
治
非
常
有
信
心
。
﹂
﹁深
圳
三
十
年
前
只
是
一
個
小
漁
村
，
三
十

年
前
如
果
你
問
：
﹃我
們
能
在
三
十
年
中
把
這
個
小
漁
村
變
成
一
個
人
口
達

一
千
萬
，
高
樓
林
立
，
全
世
界
都
為
之
矚
目
的
城
市
嗎
？
﹄
人
們
肯
定
會
回

答
﹃不
可
能
﹄
。
但
是
看
看
現
在
深
圳
的
情
況
，
就
是
這
樣
的
。
﹂

近來在巴
黎發生的伊斯
蘭恐怖殘殺一
本幽默雜誌編
輯和漫畫家的
事件，令我不
禁想到言論自

由的界限。我不是說反對極度言論自
由，也不是說那些恐怖惡徒的殘殺行
為是有道理的。我想說的是宗教自由
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問題。

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包
括伊斯蘭恐怖分子）都有他們的信教
自由，可是因宗教信仰而付諸血腥殘
殺，不但不人道，而且有違宗教道義
。在現代世界中，似乎只有回教徒中
的一部分恐怖分子有此種傾向。我們
在美國有過九．一一的慘痛經驗。伊
斯蘭教中的極端分子似已成為整個文
明世界的罪惡象徵，他們在中東各地
區任意殘殺婦孺。在這方面，無人可
比。九．一一事件震動全世界，巴黎
一份報紙的封面留下這樣的名言： 「
在今日，法蘭西人都是美國人！」

此次法國幽默雜誌《CHARLES
HEBDO》的主要編輯人員幾乎全部
被殺。記得數年前，丹麥一份報紙刊
登了數幅諷刺回教聖主穆罕默德的漫
畫，主編者受到丹麥本國伊斯蘭教恐
怖分子死亡威脅，兩位漫畫家躲避逃
命。該報此後再不敢登載此類漫畫。

當時引起世界各方對報刊言論自
由與宗教感情衝突的討論。此次巴黎
慘劇又觸動國際各方議論紛紛。一位
非回教徒學者指出，諷刺應有道理，
這次引起恐怖分子大舉殘殺的是一幅
漫畫，圖中赤身裸體的聖主穆罕默德
即將與一裸體少女交配。這種露骨的
描繪當然會引起伊斯蘭教極端分子的
憤怒。這位學者並不是在批評言論自

由，他認為幽默應有分寸。據說該雜誌也曾登載過一
幅基督教聖母瑪利亞產下嬰孩耶穌基督的露骨漫畫，
也引起世界基督教徒的憤慨（不過他們文明，當然不
會有暴徒起而殘殺編輯部人員。）

我與這位學者意見相同，言論自由應有一定的尺
度，才能收到效果，侮辱性的破口大罵只會適得其反
。我當然不贊成惡徒的暴行，為抗議巴黎的殘殺，我
甚至想加入到手舉 「我是查理」（ 「CHARLIE」是
雜誌《CHARLES HEBDO》的暱名）的遊行行列。

回教徒移民數目在歐洲之多，已引起許多實行移
民收容政策國家民眾的反感，如思想進步的北歐諸國
瑞典、丹麥、挪威等。不久前我甚至聽說有瑞典少年
向回教教堂縱火，當時我恰有瑞典親戚於聖誕節來訪
，他們說這樣的歧視行為在以前絕不會發生。今日黑
皮膚的回教徒新移民非常多（瑞典的慷慨福利制度是
個絕大吸引力），引起本地白人居民的不滿，據說此
次民選將會推翻原來自由進步的政府。

我以前常去瑞典，現因年老不再旅行。最近一次
是八年前，到妻子家鄉馬爾莫（MALMO）小住，已
經見到當地居民喜愛的市中心公園廣場，滿是回教徒
與黑人擺設的攤頭，將原來的息足休閒地，變成為一
個骯髒的市場。親友們當時談論起來還很合意，認為
這等於是紐約熱鬧的時報廣場。他們現在的意見可不
同了。

瑞典當然和法國一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不過他
們 的 自 由 言 論 格 調 稍 顯 拘 謹 ， 絕 不 會 像 《
CHARLES HEBDO》這樣內容過分荒唐。以同一尺
度，我不信美國的《紐約客》會登載裸體聖主與裸女
交配的漫畫。

現在全世界人民懼怕的是伊斯蘭恐怖行為蔓延，
英、法、德諸國的回教移民多數是安分守己的。有人
談論，這方面美國比較安全（九．一一等於外來侵略
），因為美國是移民國家，新移民與所在地人同化相
對容易。例如紐約唐人街與比鄰的小意大利和平共處
，各式移民之多，不足為奇。我甚至看到身穿黑袍、
面孔完全罩沒的回教女子在街上行走，也不以為意。
這樣的穿戴在法國是禁止的。

我之前曾寫過一篇《殖民主義的報應》。二次大
戰前後，阿爾及利亞特別憤恨法國，今日法國只好嚥
下收容殖民地難民這顆苦果。

我不覺得重返二
十歲這件事兒本身，
是特別酷的一件事兒
。易位而處，當你好
不容易活到了從心所
欲的年紀，當你已經

習慣了方便打理的一頭青絲，當你終於把生
活過成了只剩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個家，把
這些推翻重新來過，媽媽，你說是不是太殘
忍了呢？

如果有機會，我是說，如果，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看看你年輕時候的模樣。看看穿西裝
，買東西不看標牌，跟朋友聚會不急着回家接
孩子的那個你，看看那些時候從容的走在歲月
前面的那個女子，是怎樣走進爸爸的夢，又是
怎樣，走出那個夢，走近我的夢。當然啦，現
在的你，也很年輕。可我多希望，真有平行時
空這種東西，讓十八歲的我，遇上二十歲的你
，你可以是我的學姐，或者是大學裡的實習老

師，也許你會是你們年級的級花，又或者我會
出於女孩子斤斤計較的嫉妒心態，處處與你作
對，說你壞話，這我可說不好。

年輕時候的你，一定跟我很像吧。想說什
麼就說了，想做什麼撩起袖子管就去實踐。
心事沒有腹稿，夢想敢比天高。這麼一想，
十八歲的我，應該會受益頗多。可爸爸就不
一樣啦。

二十歲的你，遇上這個四十歲的大叔，又
會有怎樣的故事呢？你的少女心，這個古板的
大叔可不見得會配合。你說要去看電影，也許
下一秒，他給你買的，卻是《紅星照我去戰鬥
》的票子。當然你也可以試一試讓他陪你去看
《麥兜》啊《喜羊羊》之類的，不過這事兒我
有經驗，不出十分鐘，呼嚕聲震耳欲聾。

你二十歲的時候，有什麼沒有實現的願望
嗎？我們可沒在演電影，而且你唱歌也要命，
所以當個歌手肯定是不可能的。寫本書？可簽
售的時候要跟書迷握手，你有潔癖。開個咖啡

館？可你人緣又好，又大方，不出一年，就把
你爹給你的嫁妝都賠光了吧？真想不出二十歲
的你，到底該做些什麼。就像十八歲的我，也
不知道自己該幹些什麼。可我知道，因為你比
我聰明，而我已經很聰明了，不論幹什麼，你
都會很厲害的。

看電影的時候，我總想起王家衛的一句話
「這輩子不後悔，下輩子不這麼過」，可電影

裡，《重返二十歲》的主角，還是選擇要這麼
過。也許吧，遺憾也是一種圓滿這句話，我希
望我七十歲的時候能夠懂得。

媽媽，如果真的有時光照相館，你會去嗎
？卡嚓一聲，皺紋和贅肉都不見啦。

可如果我能夠決定，我一定會送你去，背
你最喜歡的包，包裡給你帶上蘋果和櫻桃，我
希望當你重返二十歲，你可以再也不要回來。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會因為媽媽離家出走而
難過，可我也會送你去的，因為我要你，有五
彩繽紛的夢。

讀到一篇署名袁征的長
文《沈從文大師素描》，作
者梳理了很多有關沈先生的
資料，把他四九年後的心路
歷程一一描繪出來─對於
我們這類沒有耐性的讀者，

那真是功德無量的事。
在沈從文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中，因為不適應新社

會的文化，擔心他以往的左翼論敵找他算帳，他開始
有精神病的徵狀，試過自殺未遂。在精神最無助的時
候，他以聽古典音樂來紓緩壓抑的內心，他說： 「從
收音機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
女》曲，一些音的漣漪與波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
熟習又陌生的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
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好的音樂有療治心病之功，音樂營造的意境，讓
人的內心世界得到洗滌，淨化塵俗的污垢，引導精神
的歸宿，由音樂的接引，人能到達空靈與崇高的彼岸。

在全球化摧枯拉朽的今日，對古典音樂的喜愛，
大概已經 「不合時宜」了，智能機器提供 「短平快」
的資訊，一切都講求快捷、便利、簡單、直接，因此
網上充斥那些罐頭式的哲理小品、 「惡搞」的小花招
、真真假假的養生保健偏方、不知是聰明還是奸狡的
處世伎倆。世界是平的，人也是平的，所有的人都成
了差不多的人。今日如果有人還處在沈從文那樣的精
神痛苦中，他們將依仗什麼來療治自己？

在我年輕的時代，古典音樂是 「封資修」的玩意
，我們那個小鄉鎮，只有極個別人家裡有手搖留聲機
，黑膠唱片是老古董，鎮上只有唯一一家文具店偶爾
能買到唱針，有時唱針壞了，小店裡缺貨，一張好唱

片擱在唱機上，就像吊在半空吃不到的美味。至於古
典音樂，我已忘記在哪一位老輩家裡聽到了，那個陌
生而神秘的世界，有一種澎湃的激情洶湧，它攪起你
內心的波瀾，呼風喚雨，山奔海立，往往音樂止了，
人還在音樂薰染的氛圍中恍惚，四下靜謐，空氣凝止
，人就處在一種渴望和人分享、又不知如何表達的怔
忡之中。

後來文革、上山下鄉，江山凋敝，人間黯啞，除
了紅歌，再也沒有古典音樂的蹤影了，文革中有交響
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約略可窺見一
點古典音樂的影子，結果是讓人更飢渴。

七十年代末到香港，忙於謀生，顧不上精神享受
。那時還在《晶報》做校對，一位同事買了一架 「隨
身聽」，裝上卡式錄音帶，讓我第一次聽到身歷聲的
古典音樂，那簡直有一種如入寶山的驚喜，不知世上
有這麼美妙的東西，這麼美妙的音樂。

等到自己有能力買到 「隨身聽」後，卻常以沒有
能力買卡式帶和音碟為憾，有時逛唱片公司，看到琳
琅滿目的新唱碟，也只是望梅止渴，最終還是怏怏然
離開。後來進入《文匯報》副刊任編輯，副刊主任吳
羊璧先生身兼樂評人，在《百花》周刊每周寫一篇古
典音樂評論，大概是這一層關係，總有一些唱片公司
會送樣品給他。羊璧知道我喜歡古典音樂，有時會把
他手上多出來的音碟送給我，到最後我寒酸的收藏裡
，羊璧的贈送竟佔了一部分。

我聽古典音樂，屬於非常業餘的層次，通常是跟
着感覺走，不求甚解。我只記得有數的幾位指揮家、
鋼琴家、小提琴家，也只記得有數的一些著名曲目，
有些喜歡的，當然會一聽再聽，聽到一些陌生的曲目
，也往往不太記得名目。我只重在欣賞的當下，那些

優美動心的旋律、奇異的節奏、精妙的配器中煥發的
神韻，以及所有這些綜合而成的感染力。一個人整副
身心投放在音樂的氛圍裡，被它打動、激盪、催眠，
移魂撼魄，被它營造的一個虛幻世界裹脅，不知身在
何方、心處何境，聽到後來，只覺身心蕩滌，無塵無
垢，靈魂瞬間昇華。

音樂有普世的魅力，不管哪一個民族、什麼時代
的人，只要稍微浸淫，領略一些基本的門道，它就能
俘虜你，帶給你不可言喻的美感享受，改變你的心境
，撫摸你的靈魂，讓你的人生更豐富、更滿足。但千
百年來的傳統正在急劇崩壞中，網上一個拉赫曼尼諾
夫第二鋼琴協奏曲的視頻，鏡頭時而搖過觀眾席，濟
濟一堂的觀眾都是兩鬢染霜的老年人，連中年人都極
少，唯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依偎在祖母身邊，音樂
去到動情處，人人都情移神馳，被旋律帶到不可知的
遠方，但，他們大概是最後一代的古典音樂迷了。

當然，熱愛古典音樂的年輕人還是有，不久前受
歡迎的專題片《音樂人生》，就介紹了一位香港土產
的鋼琴天才黃家正，他所在的中學就有學生組織的小
樂團，但還有多少他們的同學去欣賞音樂會呢，這才
是問題。沒有聽眾，只有演奏家，那是成不了氣候的
，就好像一粒好種籽不能離開土壤生長發芽，在觀眾
都離席以後，演奏家只好關起門來自我欣賞。

但，他們知道自己錯失了什麼嗎？
當然，古典音樂從來就不是通俗文化，但在教育

程度日益提升的今日，大量年輕人有機會躋身中產，
以文化品味來說，他們要接受古典音樂應該沒有難度
，問題是，世道變了，智能機器正在異化千古不易的
人性，不但古典音樂、連純文學、純藝術也正在沒落
之中。現在到巴黎旅遊的年輕人，還會排隊進羅浮宮
嗎？到莫斯科去的，還會去買芭蕾舞的入場券嗎？如
此看來，這些千百年來人類文化的珍貴傳統，都正在
消亡之中，將來的世界會剩下什麼，將來的人會如何
生活？不同膚色的人，都以智能機器來武裝自己，把
身心都交給機器，他們參與新時代的狂歡，卻懶得回
頭去追問自己錯失了什麼，而最終，這又是誰的損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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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失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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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噠迷你盆景 行 健

又讀木心的《塔下
讀書處》，在三藩市擁
擠的L線電車上。它是
《即興判斷》一書中的
第二篇。如果沒有記錯
，第一次讀它距今恰好
三十年。一九八四年某

一天，在唐人街買了紐約出版的《美洲華僑日報
》，站在市得頓街的十字路口等綠燈那陣，打開
副刊，這一篇差不多佔了整版。乾脆不走，躲在
雜貨店前的帆布篷下讀起來。木心，何方神聖？
全新的文字，全新的文路，套用古人說法：讀之
有如被人 「一棒打昏」，好久才緩過氣來。一邊
走路一邊把版面顛過來倒過去，彷彿字行間隱藏
天機。坐在納山公園的長椅上，又看了兩遍。抬
頭，別名 「金字塔」的泛美保險公司大廈的白色
尖頂微微傾斜，支撐着瓦藍的天。

木心的讀書處在老家浙江烏鎮， 「塔下」指
的是： 「我家後門一開，便望見高高的壽勝塔，其下是 『梁昭
明太子讀書處』。」這一篇寫的，是他少時借讀親戚茅盾先生
藏書的始末，從極豐富的藏書（其中一些， 「版本之講究，在
中國至今還未見有超越者。」）他知道， 「茅盾在圈點、眉批
、註釋中下的功夫，茅盾的傳統文學的修養，當不在周氏兄弟
之下」。帶及和這位左翼作家領軍人物的交往。當年，此文最
吸引我的，是這樣的思考： 「《幻滅》《動搖》《追求》時期
，僅是個試驗。《子夜》時期，成則成矣，到頭來遠幾步看，
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蝕》時期，茅盾漸臻圓熟，然
而，後來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應是創作黃金期
，卻擱筆不動，直到日薄西山，才趕寫回憶錄。」

今天，在電車的座位上，埋頭讀完，第一次讀它的感覺回
來了，那是帶餘甘的苦澀，咂砸嘴，這滋味從心頭轉至舌頭，
最後，變為一絲嘲弄的笑，黏着唇角。思緒從一代左翼作家的
命途回到 「讀書處」。才十四五歲的少年木心在烏鎮耽讀茅盾
的藏書之時， 「盤旋空中的是日本轟炸機，四野炮聲隆隆，俄
而火光沖天。」此刻，電車停站，上來兩位殘障人，一老一少
，在我前面的長椅落座。似乎都是啞巴，老的木訥，少的對着
老的不停地做 「吃」的手勢，老的不回應，少的咿呀地嚷，含
混不清，手更急促地比畫，連我都懂了，他餓了，問去哪裡找
食物。我的視線離開木心的文字，注視着這位率性的青年人。
他雖然器官殘缺，但無疑是車上乘客中最少機心的。在母國九
死一生的木心先生，漂泊到紐約，才能回首烏鎮的讀書處，在
文學夢發軔的所在憑弔最初的純情。如此說來，在 「真」上，
木心和少年近似。前者要踏破世俗的虛偽，回到 「真」的原點
。後者因了先天的原因，封存着 「真」。

我微笑着，低下頭，讀書，《昆德拉兄弟們》，《九月初
九》，《遊刃篇》——旁邊，啤酒肚足有酒桶一般大的流浪漢
，把烏黑的手臂裸露，向一位白淨青年講解臂上的刺青。兩位
老鄉在絮絮討論領福利金的竅門。外部世界嗡嗡然，一似被籬
笆擋住的小雞雛，反而使我在字行間凝聚注意力。想及近來趁
乘巴士和地鐵，頗讀了幾本書，且讀出些微心得，在太靜的家
中，如果不寫作，常常抵擋不住電視遙控器、iPad上的電郵、
微信、微博的誘惑，啞然失笑。將交通工具當作 「上佳讀書處
」，不單我而然。一位當律師的朋友，在三藩市上班，家在六
十英里外，每天費兩個多小時坐火車來回。我為他在路上浪費
太多時間惋惜。他說，不，書，不管是和專業有關的還是休閒
的，這段時間讀最得宜，巴不得坐久點呢！

和車上比美的讀書處，還有：太平洋之濱，濤聲如雪，堆
滿窗前的 「懸崖」酒吧；聖誕節近，人山人海的三藩市鬧市裡
，聯合廣場鋪着三角梅落瓣的石階；北岸區意大利餐館設於人
行道的座位，樹影和雲影在書上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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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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